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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进展来看， 本次
整顿称得上重拳出击， 完完全
全是动真格的势头。 比如，上
海市已对各类竞赛进行了规
范，“亚太杯”“走美杯”“3E 英
语测试” 等大小杯赛已被叫
停， 并对从事义务教育阶段学
科及其延伸类培训机构的教
学、竞赛、师资、教材、管理等
方面作出了特别规定。

上海昂立教育董事长林涛
表示， 针对四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的《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
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
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已安排各
事业部负责人逐一自查排摸，
并将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以前昂立教育有针对少
儿营业的 3E 考试项目培训，
现在已经全面停止这个项目的
招生和组织考试。 ”此外，他们
还向教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承
诺， 今后不以任何形式举办或
者参与任何社会机构举办的各
种未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的竞赛、 杯赛和等级考试，不
再组织学生报名或者代为报
名， 不再为该等活动提供考试
或者测试场地。

成都市也叫停了借助在蓉
高校场地举办的“华赛”“奥
赛”“全国中小学英语学习成
绩测试”（NEAT）等违规赛事，
市青少年宫主动终止连办近
20 年的全市学生优秀艺术人
才选拔赛和蓉城少儿十佳艺术
新苗大赛报名，学而思、新东方
等培训机构主动终止原计划在
蓉举办的违规赛事。

然而，消息传出，辗转于各
个课外班的孩子们和那些学奥
数的中年人， 很少有人真的松
了一口气。 记者的朋友圈里，
以前带孩子上奥数班的仍然按
点接送， 一副比赛没了， 学习
还要继续的架势。 至于教育部
提出要各地公布违规课外培训
的举报电话， 家长们的反应基

本都是 ：“啥？ 傻子才去举报
呢！ ”

为什么会这样？ 一位家长
的疑问颇有代表性： 以后考试
怎么办？孩子怎么能进好初中、
好高中、好大学？

专家们在报告中开出的药
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要像精准扶贫那样， 限期、定
点消除城市中依然存在的薄弱
学校”。 同时，规范义务教育经
费使用， 禁止打造超标准的昂
贵的样板学校、“未来学校”，
避免继续扩大学校差距。 根据
北京、 上海等地的实践， 缓解

“小升初” 择校竞争的有效措
施，是落实教育部要求的“示范
性高中指标下放” 比例不低于
50%的政策。

当然， 更重要的是深化高
考改革，改革招生录取机制，探
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成绩、 参考综合素质评
价的多元录取机制。 21 世纪研
究院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新的
评价体系，叫作增值性评价，意
思是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
业增值作为主要评价， 实现对
教学效果的“净”评价。 这一评
价可激励学校改善教学， 引导
学校多元发展， 而不是对优秀
生源的竞争。

同 时 ， 也 可 考 虑 引 入
GPA， 即“平均成绩点数”评
价， 作为对学生修学课程的学
业水平评价。“高校招生不是选
拔状元， 不仅依靠大范围内学
习总分的排名， 也认可学生在
本班级、本学校所获得的成绩，
从而极大地降低了高水平学生
的学校集中度， 降低升学竞争
的激烈度， 有利于形成良性的
教育生态。 ” 王晓鹏说，“深化
高考和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在
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的过程
中， 可试行根据高考成绩和
GPA 按不同权重加总的录取办
法。 ”/ 经济日报

2018 年春季
开 学 不 到 2 个
月 ， 教育部已经
针对学生减负连
发四道急令。 先
是 2 月底与其他
部门发文整顿课
外培训机构，3 月
21 日又连发两个
文件， 再次强调
全面取消体育特
长生、 中学生学
科 奥 林 匹 克 竞
赛、科技类竞赛 、
省级优秀 学生 、
思想政治品德有
突出事迹等全国
性 高 考 加 分 项
目 ， 并宣布要在
全国全面清理规
范面向基础教育
领域的竞 赛 、挂
牌、命名 、表彰等
活动。 3 月 28 日，
教育部办公厅印
发 《关于加快推
进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工作的
通知 》，强调各地
教育部门要高度
重视， 向社会公
布举报电 话 ，确
保专项治理工作
取得 “决定性胜
利”。

课外培训机
构到底有多乱 ？
带给孩子们的负
担到底有 多 重 ？
整治之后 ， 孩子
们 又 该 何 去 何
从？

2 月 26 日拉开本轮整顿大幕
的不是教育部一家，而是教育部、
民政部、 人社部和原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等四部门。

四部门出手，说明一个问题：
教育培训机构的管理政出多门，
而多头管理的弊端通常就是管理
薄弱。

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教育
类 企 业 注 册 数 量 同 比 增 长
33.4%。 由于教育培训类企业无需
前置审批， 企业只要去市场监管
部门注册登记， 就可以开始招生
运营， 市场监管部门是不会审查
其资质的， 而承担管理职能的教
育部门又无法跟进数量众多的教
育培训机构。 部分教育培训机构
还采取挂靠社会团体的方式，注
册为事业单位法人、 民办非企业
单位，更加大了监管难度。

部分地方进行的整治工作已
经说明了这一点。 在教育部举行
的一次会上，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总督学平辉透露，2017 年以来，上
海市通过摸底清查， 获悉全市共
有教育培训机构 6928 家，其中有

照有证的 2255 家，占机构总数的
32.5%；无照经营的 1398 家，占机
构总数的 20.2%；有照无教育培训
资质的 3275 家 ， 占机构总数的
47.3%。 算下来，“灰色”培训机构
占比达 67.5%，已接近七成。

这种乱象在全国普遍存在。
据四川成都市委教育工委委员、
副局长左华荣介绍，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全市累计查实 1873 所有
照无证类培训机构、957 所无照无
证类培训机构。

更严重的问题是， 就算有照
有资质的培训机构也不见得就
是合规的，他们聘用的教师有没
有教学资质暂且不提，教学过程
中的超纲教学、抢跑教学已是公
开做法。 违背学生成长规律，对
学龄前儿童“幼小衔接 ”的暑期
课程，数学甚至能达到小学三年
级的水平。 记者从朋友那里拿到
了一份学而思英语三年级尖子
班的课堂笔记，里面已经出现了
if 条件句、定语从句等学习内容，
远超现行英语课程标准， 令人瞠
目。

这些年来，课外培训支撑起了
新东方、学而思这样的巨头。 在这
一轮创业风潮中，课外培训机构依
然是投资人最喜欢的投资方向，
“刚需”“高频”“客单价高”，足以支
撑起高额估值。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近日发布
的《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
报告》显示，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
我国中小学生日均花 2.82 小时写
作业，是日本的 3.7 倍、韩国的 4.8
倍，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也差距鲜
明，或居全球第一。

这一数据结论与 2012 年的
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数据形
成印证。 2012 年上海参评学生作
业时间为平均每周 13.8 小时，位
列第一。 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
教， 每周校外学习时间达 17 小时
左右。其中参加数学、语言、科学和
其他 补习 的比 例分 别 为 71% 、
51% 、55%和 57% ， 时间分别为
2.01、1.33、1.49 和 1.41 小时。 作
为比较，港澳台的课外学习时间约
为上海的二分之一。

各种时期开展的此类研究都
得出了几乎同样的结论。 2013 年，
首都师范大学对六省市 4531 名小
学生和初中生的调查显示，小学生
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为 75.2%、初
中生为 71.0%。中国青少年研究中
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
发现， 与 2005 年相比，2015 年学
生上课外班的时间大幅度增长，学
习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 0.8 小时，
是 2005 年的两倍； 休息日上课外
班的时间为 2.1 小时， 是 2005 年
的 3 倍。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中小
学生在课外补习时间上已经“领跑
全球”， 且近年来有不断延长的趋
势。

《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
告》 还显示，78%的家长每天陪孩
子写作业，陪写作业是中国家长幸
福感下降的主因之一，也成为亲子
关系的最大“杀手”，75.79%的中
国家长和孩子因写作业发生过矛
盾。

教育部门也曾经出手整治。
2013 年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
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
一至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四
至六年级要将每天书面家庭作业
控制在 1 小时之内。 实际情况是，
当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
心调查发现，42.1%的四年级学生
和 68.8%的八年级学生完成学校
布置的作业时间超标。

这样的结论， 在之后多年中、
不同来源的调查中得到不断证实。
2015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
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 调查显示，
小学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超过
66%，初中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超
过 78%；在休息日，小学生、中学
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都在 80%以
上。

不可承受之重，直接导致大量
儿童睡眠不足。中国儿童营养健康
数据显示， 我国 6 到 11 岁儿童睡
眠不足的达到 74%，12 到 14 岁是
71%，15 到 17 岁是 61%。 在学校
运动不足一小时的比例也达到
66%。

21 世纪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
晓鹏认为，课外学习负担和作业负
担，系统展示了我国义务教育阶段
生态存在的问题，“义务教育阶段
激烈的择校竞争已经背离了义务
教育的基本价值理念，课外补习的
畸形发展又严重影响了义务教育
生态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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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联手“减负”
培训机构还能火爆吗？

乱象:近七成培训机构处于“灰色”地带

补习：畸形发展影响教育生态健康

出路：考试招生制度亟需再变革


